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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D1版）有的职工还不相信这个消息是
真的，因为他们上午还看到过他们的董事
长，怎么会说去世就去世了呢？车间里，不知
谁抽泣一声，几百人的车间一下子哭声一
片，有的女工甚至悲痛欲绝，哭倒在地，拉不
起来。

感情朴素的职工，一时之间承受不了措
手不及的悲痛；他们无法接受的是这么突如
其来的打击；他们无法理解，这么天大的不
幸为什么会发生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董事
长身上？高敬方董事长是他们十分敬重的领
导，是他们亲近的长者，是他们敬佩的榜样，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靠山。几日吊唁中，益康
集团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都默默守护在高
敬方的冰棺旁，他们不愿意离去，他们想为
董事长守灵，他们想多看一眼这位慈祥的长
者，是他们最奢侈的愿望。出殡前日和出殡
当日，益康集团停产两日，让员工集中释放
悼念情怀，大家统一送了两个花圈，题联：沉
痛悼念敬爱的董事长。落款为：全体员工。

有位拄着拐杖的职工，尽管他步履蹒
跚，身体状况很差，但他却坚持站在人群中，
谁劝都不肯离去，神色凝重、泪眼模糊，他是
位残疾人。十几年前，他生活不能自理，家庭
生活又十分困难，曾经有些破罐子破摔的念
头，是董事长不嫌弃他身残力弱，把他吸收
到益康，做了一名光荣的益康工人，如今已
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生活十分幸福。但吃水
不忘开井人，他怎么能够忘记董事长的大恩
大德。

高敬方的儿子高肇林、高肇彬始终匍匐
在冰棺旁，日夜守灵不肯离去,几天来已熬
顿得筋疲力尽，悲痛地近乎虚脱但仍用自己
所有身心呵护着父亲。有人动一下冰棺，他
们都会小心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他们
不想再让自己的父亲再受半点委屈；他们时
常掀开冰棺，再望一眼父亲，为父亲整一整
容貌，他们知道父亲是个严谨的人，即使到
了另一个世界肯定也改不了那样的作风习
惯。他们想让父亲的形象，即使到了另一个
世界，也永远光彩照人。

高敬方，鲁南地区知名企业家。他从拉
地排车干起，靠“让农民吃上吃得起的面包”
这一梦想，以“几泥缸小麦，一个二手电烤
箱”的小作坊开始创业，历尽艰辛，打拼出了
一个有规模、有效益的益康食品厂；后来，又
慷慨地、无偿地将净资产426万元的食品厂
交给了南沙河镇政府；再后来，他一个小小
的乡镇企业，竟吃掉了一个大的国营企业，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制药厂；后又在国有
企业改制的形势下，按照镇政府的要求，又
重金收回了本是他捐献的食品厂。从 1990
年将企业无偿交公，到 2000 年又出资将企
业买回，这充分反映了一个企业家的博大胸
怀。现在的益康，已是一个集食品加工、药品
生产、房地产开发、商贸流通于一体，总资产
上亿元的省级大企业集团了。

高敬方所创办的企业之“企”，可以说是
旗帜之“旗”，它是民营企业标志性的一杆大
旗；也可以说是奇迹之“奇”，在鲁南地区就
是一个奇迹，一个传奇！是他第一个（在这里
补齐高敬方的几个第一）说起民营企业，在
改革开放中，兴起的企业不在少数，热热闹
闹、轰轰烈烈亦不在少数，但大多昙花一现，
各领风骚四五年，唯独益康，30年来，长盛不
衰，勇立潮头，一步一个脚印的大发展。益康
所走过的这 30 年路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年的缩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
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剖面；像一部教科
书，昭示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某些规律性
和特殊性。

高敬方先生去世第二天的早晨，枣庄市
市委常委、滕州市委书记董沂峰同志得知了
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扼腕叹息、心痛不已、满
腹悲伤，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本来要去
外地考察，且行程已定，听到这个不幸的消
息后，他断然推迟考察日程。他说：高敬方同
志是我们滕州民营企业的一杆大旗，一代楷
模。高敬方的去世，于公，滕州损失经济栋
梁；于私，自己失去一位知己好友；从哪个方
面来说，这位重情义的市委书记都决定要去
送高敬方一程。于是，董沂峰书记协同滕州
市市长远义彬、滕州市人大主任杨位明、滕
州市政协主席李健和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
导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平凡书写伟大，低调折射品质，忠诚铸
就信念，无欲彰显豁达，奉献实现价值，精神
支撑事业。”这是领导对高敬方一生给予的
肯定，并要求全市人民把高敬方的可贵精神
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滕州市各部委办局、政法系统、社会团
体、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领导及社会各界
分别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滕州市南沙河镇党委、政府主要全部领
导及全体机关干部前来吊唁。

枣庄市人大、政协、相关部委办局、社会
团体、企事业单位领导及社会各界分别前来
吊唁并送了花圈。枣庄市有关区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领导及社会各界分别
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省人大有关领导代表省人大前来吊唁
并送了花圈。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上海科学研究院、山东大学药学院、中国
药科大学药学院、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
技术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主要领导
或派员前来吊唁。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来唁电并送花圈
以示悼念。

国内1200余家业务合作单位派员前来
吊唁或发来唁电。

其中，已退休的原枣庄市政协副主席、
工商联合会主席王序晔先生，与龚锋民先生
赋诗一首表达哀悼之情：

惊闻敬方驾鹤去，
业界扼腕失楷模；
身立潮头开新路，
功成名就异谦和；
而今撒手游极乐，
愿君常听益康歌。

远在北京的原枣庄人大领导李景河主
任早上散步时，接到了一个高敬方走了的电
话，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赶紧回家落实。
本来是老伴已定下外出旅游，并已报了旅游
团，定下当天就要出发的。他赶紧要求老伴
退团，并当天就买票赶到了滕州。老朋友、老
同事、老兄长的灵前，他悲痛欲绝。本来依据
滕州官场的风俗，行个鞠躬礼，与遗体告别
也就算了。但他长时间跪地不起，泪流满面，
沉重地磕了三个头。

很多素不相识的赶来了，他们也想来看
看滕州的这位名人，他们只要在灵前深深地
三鞠躬，就感觉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们并
不是把高敬方当做一个英雄来来膜拜，而是
把他当做身边的一个好人，朋友，这让我们
重新认识了伟大这两个字。我们会觉得其实

“伟大”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就是平
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别人需要自己的时候
做出一种道德选择。“做一个平凡的好人”，
这本身就是是一种伟大！

“伟大”的人绝对不会高高在上，他就在
你的身边，他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
的兄弟，但是就是这样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
人，照样可以把“人”这个字写的墨迹饱满、
酣暢淋漓，从而让你肃然起敬，而这样一个
让你亲近又让你仰视的人，也会让你同时去
检视自己的内心，你会刹那间发现，原来在
你的内心深处也有同样的善和力量，这种感
受就叫做“感动”，而这样的一位善人、好人
去了，才能引起全城人的惋惜，才会引发一
座城市在为一个人送别。

“投身报民恩，身死为国殇。”
高敬方的去世，对滕州震动太大了。
他是滕州的名人，他是滕州的财人，他

是滕州的能人，他是滕州的善人，他是滕州
的好人！

好人缘于人好。
好人终有好报。
永远做老百姓心目中的好人、亲人、能

人、善人。凡得知消息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为
之动容、为之震撼。

草木皆悲，花草含泪，举城哀痛，官民悼
念，便是对您的最大回报！

“忠诚为党情系百姓，无私奉献爱满人
间”；

“一生平凡撑起伟大事业，半世勤劳铸
就无私大爱”；

“感天动地留得典范长存，高风亮节映
照万古千秋”；

“郭河呜咽寄忠魂，哀泪悲思悼英雄”；
……
一幅幅长空飘舞的挽幛，诉说着人们的

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对高敬方董事长的无
限的哀思和崇敬之情……

高敬方就这样离开了他的亲人，他的朋
友，以及他用三十年创下的事业。

英雄命短，天妒英才。上天这么急着把
高敬方招去，难道是天堂也缺他这样的好
人，还是天堂也缺他这样的企业家？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
了，他还活着。”

高敬方先生走了，可是，他依然会留在
我们心中那最深的地方！

一颗星辰的陨落
高敬方的去世，纯属一次意外。
意外的没有一点征兆，十分偶然、不经

意之间倒下了，并且倒下后，就再也没能站
起来。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一个最睿智的男
人，一个顶天立地的栋梁，就这样轰然倒下
了，倒下得那样突然，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
相信这是真的。

那天，2012年9月2日，是个星期天。
那天，公司的多数人都回家休息了，高

敬方还像往常一样，别人休息，他不休息，一
大早就来到公司里。其实，公司里也没有什
么事要他来处理，可他还是要来。他觉得，一
天不到公司来，心里就不踏实，空落落的，他
不知道不到公司去，还能干什么。高敬方是
山东益康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是这个资产数
亿的大企业的领导者、决策者、掌舵人，也是
这个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从创建这个企业那
天起，高敬方就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天天
忙在公司里。

那天，高敬方一大早来到了办公室里，
坐了一会儿，想处理一些事情，又一想，事情
大多都交给年轻人了，自己尽量少一些干
涉，只是拿出了下周的工作安排，考虑了一
会儿，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走出办公室，到
厂区里转了一圈。一切正常，按部就班，井然
有序，没有什么让他不放心的，于是他就离
开了厂区。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高敬方碰到生产部
经理刘敬洋。那天是刘敬洋值班。高敬方明
知道一切正常，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问道：“厂
里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刘敬洋告诉他，一切都很好。刘敬洋接
着对他说：“董事长，厂子里有我值班呢，您
放心，回家休息吧。”

看高敬方站在那里不动，刘敬洋有些心
疼董事长，想让他休个星期天，就催促说：

“董事长，我在这里，您还不放心吗？”
听刘敬洋这样一说，高敬方有些不好意

思了。刘敬洋跟随他多年，既懂管理，又认真
负责，有他在，他是最放心的。高敬方微微点
了点头，表示放心，然后拿出手机看了看时
间，此时，已是十一点多了，快到了下班的时
间，想想厂里也没什么事，就说：“好吧，我回
家休息，下午我就不过来了，如果有什么事，
给我打电话。”

刘敬洋说：“行，您回家吧。有事我给您
打电话。”

高敬方说完，笑着拍了拍刘敬洋的肩
膀，刘敬洋感觉到，董事长拍他肩膀拍得很
深情，有信任，有拜托，也有辛苦的意思。于
是，刘敬洋感激地看了高敬方一眼，高敬方
向他点了点头，然后便信步向家里走去。

吃罢午饭，高敬方舒舒服服地在家睡了
个午觉。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多了，他
觉得非常舒服，十分精神。他心里想，中午能

睡到自然醒真好。可他从不记得能这么奢侈
地躺在大床上睡过午觉。中午当然也有疲倦
的时候，大多是趴在办公桌上，或窝在行进
的小车里边，用几分钟的时间闭目养养神，
或者用半小时的时间打个盹，然后接着工
作。高敬方有个朋友，天天雷打不动地睡一
个小时的午觉，他常常羡慕人家说：“你真有
福气啊，天天能睡个午觉。”

那个朋友笑着说他：“你也可以天天睡
个午觉啊，可你偏偏不睡，怨谁？你就是有福
不会享！”那个朋友说的一点不错，高敬方也
有条件天天睡个午觉。益康集团是民营企
业，不像国有企业的老板，有上司、有制度约
束着，做样子也得做，走过场也得走。民营企
业的老板其实是最自由的，想歇就歇，想干
就干，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谁也不会干
涉他、管束他。特别像他这样成功的企业，一
切都理顺了、按部就班了，可以轻松自在当
老板。

可高敬方觉得，总有干不完的事等着
他，催着他，让他没时间睡午觉。高敬方这样
不停地干，不是为了钱，他不是个爱财的人。
退一步说，他就是停下来不干了，他那个八
位数、九位数、甚至十位数的资产，也够他几
辈子花的了。他之所以这样不分黑白地忙活
着、操劳着，是因为他的天性，他天性就是个
认真做事的人，是个兢兢业业的人，不会偷
懒，不敢偷懒；更主要的，还因为他的心大，
他想把他的益康做成百年益康，做成企业航
母。因此，他就比国有企业的老板忙，比别的
民营企业老板也忙。

看着高敬方两鬓斑白，额上的皱纹一天
天加深，精力和体力也不如从前，家里人都
心疼他，都劝他不要这么个干法。按老伴刘
家荣的想法，干脆退下来，休息。

前不久，老伴又劝他说：“你今年都六十
五岁了，不是小青年了，别干了，退下来，歇
一歇吧。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退下来
吧。”

高敬方出生于 1948 年 8 月 12 日，到
2012年的8月，其实是六十四岁，老伴说的
65，是虚岁。我们这地方，习惯是说虚岁。无
论虚岁，还是周岁，到了这个年龄，都该休息
了。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一般干部
到了50岁，就“内退”休息，60岁正式退休。
如今，他已六十多了，早该退下来休息，颐养
天年了。有时，他也羡慕那些机关、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休息”下来的老伙计们，打打太
极拳，跳跳广场舞，下下棋，遛个弯什么的，
也挺不错。他曾经有感叹：当个退休老头真
好！可他歇不下来，他觉得 65 岁，还正是干
活的年龄，阅历也有了，经验也有了，还从早
到晚精气神十足，不趁着尚能抓挠两下的时
候，创造点社会价值，一旦不能动了，觉得有
点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自己的这一辈子。

但岁月最无情，年龄不饶人，这是自然
规律。多少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血压高了，血
脂高了，糖尿病了……现在人的这些个病，
名目真多，比例也真高，据说哪一种病都能
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过了六十岁，差
不多三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三高”患者。听
上去挺吓人的。儿女们也担心他的身体，多
次让他去人民医院查一查，有时还托人给他
找好大夫。可每到这时候，他都会想办法逃
脱。他觉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蹿能蹦，不疼不
痒，有什么病？查什么呀？自己的身体自己知
道。年轻时，拉过排车，扛过大包，本儿壮着
呢。

他就这样不休息，也不检查身体，不分
黑白地操劳着他的益康。

那天，他难得想休息半天。
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午觉，高敬方觉得

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他匆匆忙忙地洗了一
把脸，抓起了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往胳肢窝
里一夹，和往常一样，快步向门外走去。和往
常不一样的是，还没走出屋门，就被老伴刘
家荣叫住了。

老伴大声：“你干嘛去？回来！”
老伴性格温顺，一向对他言听计从，很

少干涉过他什么事，可今天老伴却大声叫住
了他。高敬方猛丁地停住了脚步，意外地看
着老伴。老伴坐在沙发上，微微地笑着，关切
地说：“哎，看你慌地和没年三十似的，做什
么去？没看到外边下的正紧。”

高敬方这才向屋外看了一眼，外面果然
下着小雨。

高敬方笑了笑说：“我想去厂里看看
……”

老伴责怪说：“你不是说好了今天哪里
也不去，在家休息半天吗？”

高敬方说：“可在家里又没什么事，还是
去厂里看看吧。”

老伴问他：“厂里有什么事吗？”
高敬方楞了楞，有点羞愧地笑着点了点

头说：“也没有什么事。”
老伴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既然没什

么事，今天下午哪里也别去，就在家里歇
着。”说完，老伴走过来，把公文包从他胳肢
里抽过来，然后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说：

“今天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陪我说说话。”
高敬方想想这样也好，多少年没能静下

来陪老伴说说话了，今天就陪她说一会儿话
吧。

就说了。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说着，
就说到了房子上。他们家的一处宅子，因为
开发而拆迁，在新建的住宅小区“大同天
下”，补了一套房子。补给他们家有好长日
子了，高敬方还没去看过。于是，高敬方就
说：“咱去看看补给咱的房子吧？”

老伴说：“还没建好呢，刚起来主体。”
高敬方说：“起来主体就行，我们去看看

户型怎么样。走，看看去。”
老伴又说：“下着雨，别去了。”
高敬方说：“这点小雨还算个雨啊，走吧

走吧，正好今天有空。”
高敬方说去就去。这些年，从来都是高

敬方说什么就是什么，老伴都是随和着。夫
唱妇随，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老伴贤
惠、质朴，她觉得男人是一家之主，听男人的
话，是自己的本分；最主要的是，老伴一直认

为高敬方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听他的没
错。任何事，听高敬方的，老伴觉得特别踏
实，心里特别有底气。

但是那天，老伴有些不想去。老伴想让
他在家里安安静静的休息半天。看着高敬
方站起身来，一副非去不可的样子，老伴无
奈地说：“我就知道你在家里坐不住。”

说着，老伴从屋里找出两把雨伞，一人
一把，走出屋来。老伴趁去屋里拿雨伞的工
夫，还特意换了一身“喝茶”的衣服，那样子，
像是要去走亲戚，或是要出远门，显得有些
郑重其事。老伴每次和他一块出门，都是这
么郑重其事，都是高兴得什么似的。老伴十
分珍惜每次和他一块出门的机会。因为这
些年来，他光顾着忙企业了，很少和老伴在
一起。想到这一点，高敬方心里涌出一股歉
疚之情，怜惜之情。为了表达一下自己的歉
疚之情，来到车跟前时，高敬方像个秘书一
样，主动为老伴打开了车门，让她上了车，关
上车门，然后才坐到驾驶座位上。老伴惶恐
而又高兴，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虽然
是责怪的话，但语气里却透着幸福和满足。

他们家距离“大同天下”小区不远，开车
十几分钟就到。他们到“大同天下”的时间
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小区还正在建设当
中，一片凌乱。走进小区大门，老伴指着不
远处的一座楼说：“咱家的房子就在那个
楼。”

高敬方看着那座楼说：“还行，位置不
错。走，咱到里边看看户型怎么样？”说着，
高敬方就往那座楼走去。

因为下雨，没法施工，工人都回家了，小
区里显得安静、空旷。小区里没有硬化，到
处是泥泞，通往他们家那座楼的一条泥路，
坑坑洼洼，泥泞不堪。高敬方走了几步，回
头对老伴说：“小心点，别滑倒了！”

老伴在后边说：“没事的，年轻时这样的
路走得多了。你自己小心点就行了。”

高敬方不屑地笑着说：“别说这样的路，
比这难走的路，我也走得多了！”高敬方说的
不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使他十分习惯这
样的环境，他的创业路上盖过多少房子，多
少个日夜身处这种建筑工程现场，这样的环
境太熟悉了，这点泥泞，对他来说，根本就不
是个事。

他们的那套楼房楼体已基本完工，但整
栋楼周围的地面有一米多宽的沟，沟下是挖
的地下车库。若要进入楼体需越过这道沟，
而这沟上只搭了一块三合板，三合板很薄，
且被雨水打湿了，打湿的三合板，表面看上
去完好，但内里已经像纸浆一样，没有了筋
骨，不堪重负。

他先走到那块三合板前，回过身来对老
伴说：“这块板子不能踩，得跨过去。你行
吗，要不我扶你一把。”

老伴说：“我能过去，不要扶。”看着丈夫
用不放心的眼光看着自己，老伴自信地说：

“就这小沟，俺过得去。”
高敬方看老伴一脸自信的样子，又想想

老伴的身体很硬朗，就说：“好，你小心点。”
说着，他就暗暗吸了一口气，腿上用力，上前
一大步，要跃过那条沟去……

由于道路上全是泥水，来到这条沟前，
老伴发现自己的裤腿打湿了，湿湿的，凉凉
的，很不好受。老伴为了确保自己能跨过那
条沟，她在高敬方即将跃过那条沟的时候，
弯下腰来卷起两条弄湿了的裤腿。她做梦
也没想到：高高大大的丈夫，身体强健的丈
夫，会跨不过去那个小沟。但是，等她直起
身来，却看不到她的丈夫了。只是挽起裤腿
的工夫，只这么一瞬间，她就看不见她的丈
夫了。没有听到摔倒的声音，也没有听到丈
夫的任何叫声，她就看不到丈夫了。近处没
有，远处也没有！刚才还带领着自己走在路
上的丈夫就没了，如泰山般伟岸的丈夫突然
间没了。

天上还在飘着蒙蒙细雨，如上天眼泪一
般的细雨。细雨中，老伴刘家荣只看到眼前
的一把雨伞，正是丈夫刚才打着的那把蓝绿
色的雨伞，十分诡异地飘落在地上，她看它
时，还让风吹得滚动了一下，别的再也无一
物。她奇怪地喊了两声，没有回音。她不相
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有
些惊慌失措，跌跌撞撞地向雨伞那边扑了过
去，雨伞边，她看到断了的三合板，看到三合
板下就是深沟，足有几人深的深沟，那是建
筑单位挖的地下车库，车库还没有修好，还
有一些横七八糟的柱子，在那下面，她看到
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侧躺在沟下的地面上一
动不动，脸上安宁而祥和，好像平时躺下休
息那样。

此时，刘家荣觉得地陷了，天塌了，泰山
顷刻之间崩溃了！惊慌地喊人，疯狂一样乱
呼乱叫，看守工地的几个人跑过来，帮忙把
高敬方从深沟里抬上来，一边进行救人，一
边打电话叫了120。

刘家荣此时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她意识
到丈夫摔下去了，但她绝不信丈夫走了，以
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她都不相信丈夫走了，那
么威武雄壮，火冒三尺，正值创业高峰的丈
夫就会这么走了，没病没恙的就这么走了。
在她的记忆中，从不记得丈夫有过什么大
病，年轻时，有个伤风感冒的，干一段重活，
或喝一碗姜汤，淌一身臭汗就好了，真是钢
铁般的汉子。刘家荣觉得丈夫这样突然走
了，还不如生一次大病再走呢，那样生病住
在医院里，给她，给儿女们有一个缓冲的过
程，有一个伺候他的过程，有一个慢慢接受，
慢慢心安的过程。刘家荣一会儿又觉得丈
夫是不会走的，只不过像平时那样，休息一
会儿，还会站起来的，还是她那顶天立地的
丈夫！

其实在抢救过程中高敬方自始至终没
有丝毫意识，在 120 车上，医生检查他的脉
搏，就已经很微弱了，微弱得几乎没有脉
搏。他去得很干脆，去得没有一点声息，没
一丝痛苦，刘家荣在他身上不仅没看到任何
伤疤，没有一点血迹，甚至在他脸上还挂着
淡淡的微笑。应该说，唯一让他的亲友感到
些许慰藉的就是：他去得很有尊严，就如同

他活着时在世人眼里的形象。
高敬方被推进医院急诊室抢救时，刘家

荣在外面天旋地转，有人让她快给家人打电
话，可她就是想不起家人的一个完整号码，
想一次是高敬方的电话，再想一次，还是高
敬方的电话。平时儿女们的电话，她是记得
的，可这时，她一个电话号也记不起来了。在
别人的提醒下，她想了好久，才想起大儿子
高肇林的手机号码。慌乱地就把电话打给了
大儿子，但只说他的父亲摔着了，并没说他
的父亲已经去世。

就在她打完电话没有多久，医生告诉刘
家荣，高敬方已经去世了！

山东益康集团董事长高敬方就这样意
外地离开了人世，在健康没有任何问题的时
候，在益康正处于强势上升发展的时期，在
领导企业工作能力鼎盛阶段，在奉献社会几
十年未曾休闲享受过一天的情况下，在儿女
还没来得及尽孝膝前的时候，他被一次意
外，无情地、匆忙地，就那么永远地走了！他
去得那么突然，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一句嘱
托，没有给亲友一丝一毫的精神准备，让人
接受不了，让人惊讶愕然，让人痛悲万分。

什么叫五雷轰顶，什么叫意念错乱，刘
家荣濒于崩溃。她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她不
敢接受这个现实，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但
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就在刚才，她弯腰
卷裤腿时，分明还听见丈夫关切地问“你行
吗？”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在直起腰，抬起
头来时，丈夫就没了，一霎那间，就与她阴阳
两隔，永远地没了。她万分悔恨，不该答应跟
丈夫去看房，她不去的话，他或许就不会去
了；她更加悔恨，丈夫问“行吗”的时候，她应
该说“不行”，或许说了“不行”，丈夫就会停
住脚步，就不会发生这一切。但时光不会倒
流，事件不会重新再来，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悔恨让刘家荣万箭穿心，痛不欲生，喝水，咽
的是泪水，吃东西，吞的是苦果，她无法承受
这苦楚，连日不吃不喝。

她望着从急诊室抬出来的丈夫；安静地
躺在那里，上面蒙了白布的丈夫；与其恩恩
爱爱朝夕相处生儿育女几十年的丈夫。突然
意识到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接着撕心裂肺
地一声大叫：“你，你不能走呀。你说的，还要
陪我享几天大福，还要陪我出去旅游呢！你
不能走呀，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晴天霹雳
高肇林接到母亲的电话时，大约在下午

4时10分，他和技术部的经理史永强，一起
驱车前往济南，参加山东省经济信息委员会
召开的晶型药物研究项目答辩会。车行至曲
阜北路口处，他的手机响了。

还是以往设计的铃声，不过，这次高肇
林感到那铃声响得急促，响得让人不安，一
声一声震颤他的心弦，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
和不祥袭上他的心头。说来奇怪，在这次出
发之前，高肇林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随着
车子开出滕州，他的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有些心搅八滚、焦躁不安、六神无主、不知如
何是好。他隐隐感到要有什么大事降临，他
嘱咐司机开慢一些，大概这就是人的第六感
觉，这是血脉亲情所致。

正在他不安之时，电话铃响了，他接通
了电话，是母亲的声音，声音中充满了慌张
和惊惧，有些语无伦次。听到母亲惊惧的声
音，他一下子也慌了，感觉脑袋嗡嗡直响，他
只听母亲说父亲摔倒了，正在医院里，让他
赶快来……

自从他进入益康以来，父亲就谆谆告
诫：公事为重，家事为轻。集体再小的
事，也是大事；自家再大的事，也是小
事。去参加山东省晶型药物研究经济信息
委员会项目答辩会，也算是大事了，如放
在往常，他是不会回去的。但这次他有一
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他必须得回去，马
上得回去。因为，高肇林平时出差在外，
家中无论有什么事都不会打扰他，母亲不
会，父亲更不会，这次母亲竟然给他打电
话，并且让他赶紧回返，那一定是父亲摔
得很重！如果不是很重，母亲是不会给他
打电话的。但当时，高肇林只是预感到父
亲摔得很重，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父亲
竟然从此不会站起来了。

扣上电话，高肇林嘱咐史永强独自到
济南高铁站，接上从北京赶来的吕杨教授
去开会，自己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滕州。

在回滕州的路上，高肇林马上就给妻
子刘芳和弟弟高肇斌打电话。妻子刘芳和弟
弟高肇斌告诉他：他们已赶到医院了。他赶
紧问父亲的情况怎么样？刘芳匆匆回答说：
不好！他再问怎么个不好？刘芳不回答他，弟
弟也不回答他。他又打母亲的电话，母亲的
电话，怎么打都没人接听。

高肇林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好”！他的头
嗡地一声大了，心直往下沉，他焦躁不安地
催促司机：快点！快点！再快点！那一刻，他巴
不得马上飞到滕州人民医院，看看他的父亲
究竟怎么样？他一边催促司机，一边在心里
祈祷：但愿父亲没有大难！父亲一生坎坎坷
坷，经历了无数的大风大浪，但愿这次有惊
无险，化险为夷……

高肇林风驰电掣般赶到滕州人民医院
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母亲在急诊室门前嚎
淘大哭，那哭声撕心裂肺、悲痛欲绝，他还看
到妻子刘芳和妹妹高霞，一边抚慰着母亲，
一边也在痛哭。

看到这个情景，高肇林的大脑轰地一下
炸开了，眼前一片黑暗，他站不住了，在即将
倒下去的瞬间，不知被谁扶住，隐隐间听到
有人对他说：“你要挺住，你首先要挺住！”

高肇林用力咬了一下嘴唇，从内心里对
自己说：“对，我要挺住，挺住！”沉寂了一会
儿，他才算恢复了思想，不，才算有了感觉。
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和绝望，狂风
暴雨般席卷过来，他不顾嚎哭的母亲，不顾
痛哭的妻子、弟弟、姊妹们，像疯了一样，跑
着去找父亲。（未完待续 见长篇传记文学

《高敬方传》）


